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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 2022 年就業情勢與年輕世代

「躺平主義」觀察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姜以琳主稿 

 

 高教擴張與勞動力市場錯置的結構困境迄今難解，疫情、國際形勢

（戰爭）、經濟增長漸緩等景況，就業形勢更不容樂觀。 

 中共欲「做強職業本科」，惟大學生寧屈就低薪白領工作，亦不願

入職藍領。 

 階層固化嚴重，自媒體炫富資訊刺激年輕世代的相對剝奪感，「躺

平」成為對社會現實的理性回應。 

 

（一）前言：勞動力市場與高教擴張的錯置 

  2022畢業潮將至，中國大陸即將於秋季迎來近 1076萬的大專畢

業生，不但在規模上屬於歷史新高，未來短期內更將逐年增加。這個

數字反映了大陸政府自 1990 年以來急速的施行高教擴招政策，並且

也引起各界對畢業生出路的熱烈討論。其中，大專畢業生的失業問題

尤其引發關注。大陸政府至少10年前便關切大專畢業生的失業問題；

與此同時，許多研究者深入各省分，探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為何

失業。紐約時報 2013 年已直指勞力市場與高教擴張的錯置乃是問題

核心，並大篇幅報導中國大陸大專畢業生寧可失業也拒絕工廠職位，

當年的分析結果至今依然適用，10 年來狀況沒有改變。高教擴張沒

有取消，人民對大學教育懷抱的夢想價值沒有改變，市場雖浮現部分

白領工作機會，但無法滿足年輕人求職需求。 

近年中國大陸政府的觀點與當年紐時的分析終於同調。學者專家

指出失業率高的原因之一，是「有人沒工作、有工作沒人」，亦即受

過高等教育青年拒絕從事勞工職位。研究者呼籲重新教育年輕人，讓

他們明白「職業無貴賤」，以便投入勞力短缺的工廠等藍領職位。中

共教育部也明確提出，要「做強職業本科」，希望打破年輕人不願進

廠的窘境，但工廠技術工人應該是高職畢業生從事的行業，再高薪都

是藍領。既然是藍領，難以想像大學畢業生有入職意願。且追根究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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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勞動者權利保護的程度，相對歐美等西方國家而言，嚴重

偏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情願接受低薪的白領工作，拒絕高薪的

藍領工作，不只因為職業貴賤的階級分野，也是經過理性計算的抉擇。

低薪、低階的白領工作，不但工時低、輕鬆甚至無所事事，還有升遷

機會。反觀工廠的職位普遍勞力投入高、工時長、工作環境差，即便

給付相對較高的薪資，仍與所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大專畢業生判定

後者為不值得從事的行業，因而形成寧可失業也不願進入某些產業的

現象。 

但近年經濟形勢嚴峻，已不純然是勞動力錯配的問題，疫情、國

際形勢（戰爭）、經濟增長漸緩等景況，對就業市場造成負面衝擊，效

應迄今難以估計；另去年嚴打房地產、補教行業造成的大批失業大軍，

因政府補助企業雇用大學畢業生僅限畢業 3年內初次就職，依然面臨

轉職難題。大陸政府今年更為關切大專畢業生就業狀況，並於 4月再

度強調穩定就業市場與年輕人入職機制。 

 

（二）「躺平」：對社會現實的理性回應 

  誠然，就業市場嚴峻、工作與教育錯置、失業率高等，皆屬重要

社會問題，但從「躺平」觀點而言，高失業率卻未嘗沒有正面意涵。

「躺平」指出身自中下階層的年輕人，在心態上的消極、安於現狀，

只求溫飽不求上進，認為自己不需要再付出努力，活下去即可。失業

率的計算方式包含個人是否具有求職意願，而沒有求職意願的人不會

計算在失業率中。因此，青年失業率的背後，其實代表著年輕人即便

在情勢不利的景況下，也期望能找到工作，並且有求職行動。這屬於

積極向上的心態與努力的行為，與直接放棄的「躺平主義」背道而馳。

雖說「躺平」現象弔詭的賦予了失業率些許正向意義，但更確切的說，

「躺平主義」是主觀心態，實難以用統計數字或者社會觀察探究。 

受過高等教育的中下階層年輕人決定「躺平」，從政府與社會角

度而言，自然是不可取。社會普遍將這群人被視為最應該要努力的人，

政府也預計他們能夠貢獻國家社會與經濟。因此政府與社會大眾時常

將這群年輕人標誌為懶散、怠惰，或不知上進。然而，從個人角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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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躺平」卻是這群年輕人對社會現實的正確理解與理性回應。過

去幾十年間，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造就了一批富裕的階層，也導

致社會上懸殊的貧富差距。近年來，經濟成長趨緩，年輕人向上流動

的管道相對減少或甚至關閉。年輕人意識到，他們即便受過量好的高

等教育、畢業後獲得高薪職位，也無法倚靠自己的努力獲得更高的地

位或更多的資產。舉例而言，大城市的房價在過去 5至 7年內已有三

次暴漲，並且每次翻倍。此一飆漲速度，遠超出薪資所得的增長。這

同時意味著早期投資或靠拆遷致富的人，享有其餘人所無法獲得的經

濟優勢。此外，自媒體的快速發展讓年輕人輕易獲得貧富差距的資訊。

網路上呈現的富裕生活與大多數年輕人的生活形態形成強烈對比，使

得年輕人對貧富差距的感受與失落更為強烈。 

「躺平」雖然是中國青年的詞彙，但就如同社會不平等在世界各

國皆然，「躺平」現象非中國獨有。疫情期間，包含中國在內，各國

的不平等指數上升，貧富差距擴大、向上流動可能性降低，甚至階級

固化。不但中國大陸的中下階層年輕人無法置產，臺灣、美國年輕人

也是。中國大陸的「996」加班現象使得年輕人工時長、欠缺工作與

生活的分隔，而待遇卻未曾得到提升。臺灣與其他東亞社會同樣有加

班、即便返家仍處於工作狀態的情形，並且東亞其他年輕人也不乏表

示未能獲得足以讓他們甘願加班的報酬。簡言之，臺灣、東亞、甚至

美國的年輕人，其實與中國大陸年輕人面臨類似的問題，也發展出類

似的回應機制：臺灣年輕人的「小確幸」、美國千禧世代決定終身租

房拒絕置產等。此類受到各地學者與政府批評的年輕人心態和行為，

皆與「躺平主義」相似。 

「躺平」的年輕人並非自然就形成「我再努力也沒有用」、「我幹

嘛努力」的想法。在儒家文化下，若向上流動被視為可行、若教育確

實能夠讓人翻身，年輕人將普遍願意積極進取、努力向上。尤其是沒

有父母蔭庇、來自中下階層的年輕人，他們普遍懷抱夢想，冀求能依

靠個人努力獲得事業成功，也將高等教育視為實現夢想的重要途徑。

然而，但當他們好不容易考上大專院校、順利畢業，卻看不到翻身的

希望，甚至離夢想越來越遙遠，便只好原地躺平。簡單說來，「躺平」

的年輕人並非懶散，更不是想要擺爛。「躺平」指的其實是經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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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依然無果，領悟到再奮鬥也無法打破固有社會階級，看清社會現實

而放棄夢想，灰心喪志與絕望的年輕人。 


